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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爱看电影，我和哥哥从小就跟着
妈妈一起看。记得很小的时候，村里经常
放电影，当高音喇叭在寂静的村庄嘹亮地
响起“广大村民请注意，今晚演电影”时，村
庄立刻沸腾了，紧接着每家每户就开始紧
锣密鼓准备晚饭，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盼
望夜幕快点降临，匆匆吃点饭，兴高采烈地
拿着小板凳去占地了。

放电影的场地一般选在村里地势较低
处一块宽敞的平地上，秋冬一般 7∶00后开
始放电影，春夏一般 8∶00开始放电影。小
伙伴们都是提前去占座位，嘻戏打闹，场地
上立刻尘土飞扬，直到电影开始方可安静
下来。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我，并不真懂电
影，只为凑热闹。现在依然记忆犹新的是

《山菊花》《白毛女》《红牡丹》，当看到著名
演员倪萍扮演的桃子遭受国民党的迫害，
看到喜儿爹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迫至
死，看到红牡丹用辫子打秋千表演杂技等
时，禁不住嗷嗷大哭，全然忘记是在大庭广
众之下，惹的周围人直盯着我看，妈妈赶
快搂着我说，孩子，那是电影，不是真的。
我还在哽咽……有时电影散了，孩子们却
睡着了，叫也叫不醒，我常常记得妈妈背
我哥回家的情景。我瞌睡少，一般睡不
着，我哥好玩，经常看不完就睡着了，睡得
很香，我妈又舍不得强硬叫醒。我一手拎
着小板凳，一手拽着妈妈的衣襟，妈妈一
只手拎着板凳，一只手还得护住我哥，怕
掉下来，这样母子三人一路踉踉跄跄，还
得爬一道长长的陡坡才能回家，到家时，
我妈早已经累的满头大汗了。但爱看电

影的妈妈不管地里劳动多累还是坚持有
电影必看。

爸爸也爱看电影。当时爸爸在介休
印染厂工作，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
部分钱订阅《大众电影》。暑假去爸爸那
里度假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厂里每周都
会放电影，小孩子们只要跟在大人身后，
就可以遛进去。记得影院门口有许多小
商贩，有卖瓜子的，卖冰棍的，有时也有卖
甘蔗的，一段段整齐有序地放成一排排，
非常好看。我喜欢吃瓜子，每次看电影，
就从爸爸攒下的硬币中拿上 5分钱，递给
卖瓜子阿姨，阿姨便会用白色的大酒盅满
满盛上两碗小心倒进我的口袋中，小口袋
顿时鼓起来，我开心地嗑着瓜子，细细品
味着淡淡的盐拌瓜子香，全然不记得电影
放了什么。

爸爸订阅的《大众电影》设计非常精
美，封面大都是演员的艺术照或者电影的
宣传照。对于爱美的女孩，最喜欢看穿着
漂亮衣服、打扮时尚的封面演员。当时我
们的衣服都是妈妈自己缝纫的，买衣服穿
对农村孩子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只
能看着画册，幻想着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样子。张瑜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明星，《小
街》《庐山恋》《知音》中清纯的画面刻印在
我的记忆中，至今影响着我的审美风格。

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村子里很少
放电影了，即使放，也很少有人去看了，《西
游记》《霍元甲》《十三妹》《阿信》，琼瑶剧等
一部部连续剧牵动着人们的心，电影好像
被世人遗忘。我也因为读书，几乎不看电
影。

直到去了山西农大读书，又开启了我
的看电影之旅。农大每周都放电影，常常
和宿舍的姐妹们或者老乡们拿着马扎相
约着去看。后来恋爱了，和现在的爱人一
起去看，我依然爱嗑瓜子，爱人则喜欢喝
农大自制的酸奶。农大的电影场地是在

操场隔壁的一块空地上，正面收费，反面
不收费，但影像是反的，被同学们戏称“穷
人台”，我们偶尔也会去“穷人台”反面蹭
电影看。

毕业之后，忙于工作忙于生计，偶尔
看电影主要是通过电影频道。直到去年，
应儿子邀请，去影院看了《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唯美的画面，超强的立体感设计，
身临其境，仿佛自己就在那粉红的桃花园
中漫步。特别是《战狼》中那一颗朝我们
扑面而来的子弹，不由得让观众躲闪不
及，再配上香喷喷的爆米花，舒适的座椅，
适宜的空调，看电影真成了放松心情的一
种好的生活方式，难怪好的电影票房节节
攀升。

我爱电影，那里有我无忧无虑的童
年，有我青春浪漫的爱情，有伴我一起成
长的亲人，有我甜蜜的回忆和美好的梦
想。

弹指一挥四十年，我国电影事业翻天
覆地的发展变化只是中国改革开放丰硕
成果的一个小小缩影。中国越来越受到
全世界的瞩目，正在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
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作为伴随改革
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七○后，我们内心有
无限的感慨，有无限的感谢。真心祝福我
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越来
越美好！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
件事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
笔者是一名为各级新闻媒体写了 30 多
年新闻报道的农民通讯员，亲眼目睹了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发展与变化，有说不
尽 的 豪 情 与 骄 傲 。 就 从 农 民 通 讯 员 写
稿、投稿的视角说说这改革开放的一些
亲临变化经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信息产业不发
达，老百姓想与身在异乡的亲朋好友交
流,方法无非是依赖信件和拍电报。那时,
谁家有啥事都得通过邮局寄信的方式联
系,来 回 需 要 半 月 二 十 天 才 能“ 互 通 有
无”。有急事想早点与对方取得联系也只
能是拍份电报,但也得两三天。多少年来,
我国的城乡群众都是通过这种“桥梁”互
相取得联系。信息化建设在我国迅猛发
展,不仅城市里的人们不再写信，就连农
村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许多
农民都把写信这件事忘得差不多了。这
不，我的三个儿女在城区和太原、大同，经
常都会用手机和徽信和我们视频通话，或
写上只言片语。在农村要和外界联系或
者想获得致富信息，拿起手机，打开电脑
马上就能搞定，再不用日思夜盼等待信件
抵达了。网络通迅的普及拉近了人们之
间的距离,可以说改革开放 40年人们之间
相互联系沟通的渠道发生了实质的变化。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这些基层

通迅员,为上级新闻单位采写新闻稿件时,
都是写好后,定了稿在工工整整抄到稿纸
上,同样和寄信一样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或
者在信封右角写上“国内邮资总付第 X
号”，通过邮局寄到编辑部。一般情况下,
须一周左右才能送到编辑手中,这种方式
对 时 效 性 较 强 的 稿 件 就 大 打 折 扣 了 。
1983 年春,我采写的一篇抗旱稿件,就是
通过写信的方式寄到某报社,到稿件见报
时,已过去一月有余,然而被采写抗旱地区
已经历了三四天的连阴雨了，给报社和笔
者造成了不良影响。到 90年代初有条件
拥有电话的家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那
时仅初装费就要七八千元,而农民一年才
收入顶多四五千元。到 90年代中期,农村
村委会开始装有电话了,比较富裕的村农
户家还可装分机号,虽然没有普及到户,但
毕竟方便多了。我们这些“土”记者也能
隔半月二十天也用电话和编辑部的编辑
老师互相沟通了,编辑记者也用电话指导
我们如何采写新闻并约写各种稿件,通迅
员也常用电话把时效性较强的稿件通过
电话口述传到报社,报社快讯组再选编，
办事效率比 80年代提高了许多。步入 21
世纪程控电话通到千家万户,我也开始用
传真机给编辑部投送稿件。

40 年改革开放带来的飞速发展 ,彩
电、冰箱、手机在广大农户家中得到普
及 ,电脑也从机关和“贵族”家庭走入了

寻常百姓家 ,像我这个写了 30 多年新闻
稿件的农民通迅员如今也不再用电话、
电报、传真报道新闻了 ,更不用写信的方
式投寄稿件了 ,而是和职业记者一样用
电脑编写新闻稿件，用 E-mail 直接发送
到报社编辑的邮箱里。编辑采用稿件少
去了电脑录入的环节 ,不仅编辑省时省
力 ,而且时效性较强的稿件还可用微信
直接交流发送，第二天就可见报 ,大大提
高了稿件的时效性，也使农民通讯员体
验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效率，显示出了
改革之神功、发展之神效。从基层通讯
员写稿、投稿实现了无纸化、现代化，印
证了“飞速”进步之快。40 年 ,在历史的
长河中不过一瞬间。但是 ,这 40 年是我
国改革开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不断前进的 40 年 ;是社会经济发展和
科学技术进步的 40 年 ;是中华民族史册
上值得浓墨重彩写上一笔的 40年。

说一千道一万，总归一句话，40 年的
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新变
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
一个古老民族的传奇。我们歌颂改革开
放的成果,就是激发人们豪情满怀，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坚定不移地推进
改革开放，为实现亿万人民的中国梦，奋
斗不止。让我们携手共同迎接更美好的
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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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上街，竟然发现影剧院被拆
除了！

影剧院又叫“礼堂”，座落在县城
的中心地带，也算是七八十年代的地
标建筑。那时看电影是最时尚最潮
流的娱乐方式。通常人们会在晚饭
后光临影剧院看电影，或者散步，或
者凑热闹，所以影剧院门前常是人来
人往，川流不息，遇上“好电影”，售票
口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小孩们则会
混迹其中，穿梭、打闹、奔跑。那时的
电影题材已经逐渐丰富了，印象中战
争题材的有《大渡河》《从奴隶到将
军》《小花》等;武打的有《少林寺》《武
林志》《木棉袈裟》等;越战的有《高山
下的花环》《铁甲零零八》《自豪吧母
亲》等;后期还有“给社会主义抹黑”的

《老井》《红高梁》等当时争议影片。
至于《庐山恋》《归心似箭》《牧马人》
等“恋爱片”，由于那时小，倒不怎么

“爱看”。记得演《白蛇传》《少林寺》
等影片时，全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
当时两小时一个场次，而大部分场次
就是单位和学校倾囊相助，雪中送炭
的“包场票”，往往是前场观众未退，
后场观众接踵而至，影剧院门口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水
泄不通，堪称当时的一大特色盛景！

影剧院一进去是门厅，会卖《大众电影》《电影故事》
《上影画报》等电影杂志，记得是一两毛一本，封面都是当
时当红的影星如陈冲、刘晓庆、斯琴高娃、张瑜、龚雪等，
一个个“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似的清纯脱俗，是当时
国人的共同偶像。影剧院台阶下面两侧有宣传橱窗，对
新影片进行简介宣传，图文并茂，引人驻足。院内有许多
卖零食的小贩，多是本地自产的南瓜子、葵花子、花生、米
花糖、碗团等。夏天会有冰棍、汽水等，价格五分至一毛
不等;冬天会有价格昂贵的苹果、梨，被小贩整的干干净
净排列整齐。每个摊位前都点着桔色火焰的电石灯，冬
天小贩们会穿着厚厚的棉衣裤鞋抵御风寒。当时五分钱
的葵花子就够一个场次吃了，记得我有次吃了个苹果，甜
甜的、冷冷的、脆脆的，才知道冬天的苹果居然这么好吃！

在春节的时候，影剧院更是人潮如拥，热闹非凡。
男女老少，穿着缝纫机缝制加工或自己家做的崭新的
年服，“春风杨柳”般迫不及待地展示着自己全新的“风
姿”。那时每年流行的衣物虽然有“特色”，但是颜色品
种比较单一，如果今年流行“劳动布裤”，那么满大街都
是“劳动布裤”;如果流行“青年服”，眼帘中晃来晃去的
必定是“青年服”。不像现在，各种款式样式五花八门，
个性彰显十分明显。记得西服领带刚时兴的时候，偶
尔有此类人走上影剧院台阶，大家的眼光仿佛像刺一
样扎来，有赞叹的、有羡慕的，更多的则是嘲讽的、冷眼
的，颇令“西服领带”者“满脸绯红”甚至“无地自容”。
唯有顽劣少年不去思量这些，新衣服兜里随时掏出“摔
炮”，张手就往地上墙上玻璃上乱仍，巨大突然的炸响
会令许多人“提心吊胆”，防不胜防。快到十五的时候，
对面的文化馆会张灯结彩，进行猜谜，灯展，以及游戏
等“春文”活动，和影剧院互为彼此，一唱一和，相得益
彰，彼时，灯火灿烂，游人如织，民众其乐融融，颇有一
时瑜亮之效！给民众的春节生活增加了许多祥和吉庆
的甜密气氛，也给一代人留下了温馨美好的记忆！

在记忆中，影剧院也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和快
乐。比如遇上四月十八古会，影剧院就会一晚上连演
四场电影，对一部分赶会的远方人来说，看个通宵电
影，饱了眼福，也间接解决了住宿问题。对于我来说，
却是一次经历和体验，我把我的第一次“大夜班”给了
影剧院，虽然很困很累，但是熬个通霄连看四部电影还
是觉得新鲜刺激，意犹未尽。有段时间影剧院的侧墙
开了缝，我也鼓起勇气学着别人溜进去，借着黑暗偷偷
摸摸，东躲西藏，“做贼”似地看了几场电影。也算是

“勇敢了一回”，“长了点见识”。那时，放映中间经常会
停电，据说是没和“电老虎”搞好关系，有时会停一两个
小时，这时，就会口哨声四起，瓜子皮乱飞，观众骂声一
片，那种黑暗中等待的困劲，忍耐和无可奈何虽然难
受，但是还是不舍离去，来电依然会兴致勃勃看到十一
点多钟散场回家。遇上“好电影”，散场时会有一种“轻
舟已过万重山”的特别轻松快乐感觉！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飞跃”“金星”等黑白电视的
入家进户，影剧院也加快进入了“中老年”时代。看完《老
井》《红高梁》之后，我就很少光顾影剧院了;再后来，偶尔
路过时，依稀有种“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感觉;再后来，门
厅里成了廉价商品的销售点，窗口玻璃上横七竖八贴着

“大处理”“大甩卖”的广告字样，门口则多了跳广场舞和
扭秧歌的大爷大妈们……

如今，影剧院终于给拆掉了，慢慢地，人们会逐步忘
记这儿曾经有过“礼堂”的存在。“清河东边旧时月，夜深
还过礼堂来”。只有静夜的月儿，用如水般的柔情，会讲
叙着这里的曾经，娓娓而来，飘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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